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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人
似
乎
任
何
時
候
都
愛
戴

耳
機
在
聽
音
樂
，
連
溫
習
的
時
候
沒

有
音
樂
他
們
說
﹁
過
靜
﹂，
無
法
專
注

讀
書
。
我
們
年
少
時
也
一
樣
地
走

過
，
其
實
不
分
年
紀
，
音
樂
對
人
類

的
情
感
有

牽
動
的
作
用
，
所
以
音
樂
是

最
好
的
治
療
工
具
。

當
胎
兒
在
母
體
內
，
醫
生
會
教
未
來
媽

媽
多
聽
柔
和
的
音
樂
，
讓
嬰
兒
感
到
安

靜
、
舒
暢
，
將
來
性
格
或
會
更
溫
馴
。
幼

兒
玩
具
不
少
都
會
播
放
音
樂
。
兩
、
三
歲

的
孩
子
，
會
聞
歌
起
舞
，
踏
腿
搖
身
。
長

大
一
點
的
孩
子
，
一
下
子
便
能
熟
記
音
樂

旋
律
，
琅
琅
上
口
。
然
後
是
在
享
受
浴
室

高
歌
的
暢
快
，
直
至
成
年
。

我
們
快
樂
想
唱
歌
，
憂
傷
也
哼
歌
。
不

同
的
樂
曲
，
對
人
的
感
情
起

不
同
的
影

響
力
，
可
令
人
情
緒
激
昂
、
歡
欣
莫
名
；

也
會
使
人
悲
從
中
來
、
惹
上
千
絲
萬
緒
。
西
方
宗
教

的
崇
拜
會
詠
唱
聖
詩
，
讓
教
徒
對
神
起

同
一
的
詠

嘆
尊
崇
心
；
佛
教
也
有
唱
經
，
讓
信
眾
進
入
同
一
境

界
的
清
靜
。
沒
有
同
一
信
仰
的
人
，
在
搖
滾
樂
演
奏

的
露
天
地
方
，
數
以
千
計
的
人
可
以
為
樂
曲
而
感
動

吶
喊
。
一
首
好
的
樂
章
，
可
以
打
動
幾
代
人
的
心
。

婚
禮
上
有
︽
結
婚
進
行
曲
︾
；
生
日
宴
唱
︽
祝
壽

歌
︾
；
西
方
追
思
儀
式
有
令
人
垂
淚
的
︽A

m
azing

G
race

︾。

就
是
音
樂
對
人
的
情
緒
起

如
此
神
奇
的
效
用
，

現
代
心
理
治
療
師
都
積
極
以
音
樂
作
為
心
理
治
療
的

媒
介
，
以
不
同
的
樂
曲
去
打
開
心
靈
受
創
者
的
心

扉
，
讓
他
們
釋
放
壓
抑
及
畏
縮
的
感
情
，
從
而
改
善

心
理
問
題
。

香
港
也
有
心
理
治
療
師
在
協
助
患
過
度
活
躍
症
、

自
閉
症
或
各
類
情
緒
問
題
的
兒
童
時
加
入
音
樂
元

素
，
讓
他
們
更
容
易
放
鬆
自
己
，
表
達
內
心
世
界
。

所
以
當
你
的
孩
子
、
親
友
情
緒
不
安
時
，
讓
他
們

聽
首
輕
音
樂
，
可
能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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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音樂治療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成
立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
主
要
的
工
作

真
的
在
保
育
，
例
如
用
廣
府
話
誦
讀
蒙
學

經
典
如
︽
三
字
經
︾、
︽
千
字
文
︾、
︽
弟

子
規
︾、
︽
朱
子
治
家
格
言
︾
等
等
，
錄

音
配
字
幕
後
放
上
互
聯
網
，
現
在
工
作
逐

步
展
開
。
到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
﹁
潘
司
令
﹂

暫
時
有
兩
個
兵
，
一
個
負
責
收
音
和
配
字
幕
，

一
個
負
責
將
﹁
潘
司
令
﹂
已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的

影
片
轉
貼
到
其
他
網
站
，
以
廣
流
傳
。
﹁
收
音

兵
﹂
還
出
錢
出
力
，
捐
出
一
個
全
新
的
電
子
錄

音
機
，
因
為
配
字
幕
很
費
時
，
讓
﹁
潘
老
師
﹂

自
己
錄
音
，
分
擔
工
作
量
。
盛
情
可
感
。

類
似
的
工
作
，
兩
年
前
已
經
試
過
，
是
介

紹
︽
龍
文
鞭
影
︾，
那
一
回
﹁
取
難
不
取
易
﹂，

是
因
為
王
亭
之
老
師
說
很
希
望
介
紹
︽
龍
文
鞭

影
︾。
所
謂
﹁
有
事
弟
子
服
其
勞
﹂，
亭
老
事

忙
，
潘
國
森
自
以
為
這
事
辦
得
來
，
總
共
拍
了

九
十
分
鐘
左
右
的
片
段
。
可
是
效
果
不
佳
，
有

朋
友
看
過
後
認
為
沒
有
配
樂
不
吸
引
，
最
好
加

動
畫
等
等
。
這
真
是
﹁
使
牛
唔
知
牛
辛
苦
﹂
！

他
們
卻
不
知
以
我
﹁
潘
老
人
家
﹂
的
水
平
，
學
會
拍
片
、

剪
接
、
配
字
幕
已
經
算
很
了
不
起
。
一
位
長
輩
說
：
﹁
不

好
看
，
悶
。
做
，
就
要
做
到
好
，
不
夠
好
的
就
不
要
做
。
﹂

於
是
網
上
講
︽
龍
文
鞭
影
︾
就
告
一
段
落
。

今
年
年
中
成
立
了
﹁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
構
思
用
會
的

名
義
多
辦
一
些
免
費
講
座
，
中
央
圖
書
館
演
講
廳
的
場
租

我
還
付
得
起
。
如
果
不
至
於
每
講
都
是
小
貓
三
四
隻
要

﹁
拍
烏
蠅
﹂，
這
種
講
座
可
以
長
期
舉
辦
。

成
語
﹁
水
到
渠
成
﹂
是
真
的
。
上
兩
個
月
﹁
粵
語
文
化

傳
播
協
會
﹂
的
義
工
來
電
，
說
有
讀
者
看
過
王
亭
之
老
師

和
我
的
書
，
想
學
一
點
廣
府
話
的
拼
音
和
聲
韻
，
不
知
從

何
學
起
。
會
方
的
一
些
﹁
知
客
﹂
工
作
，
向
來
由
我
負

責
，
便
說
可
以
叫
他
來
找
我
。
這
位
小
朋
友
是
我
的
第
一

隻
﹁
白
老
鼠
﹂，
我
給
他
上
了
個
﹁
廣
府
話
語
音
速
成
課

程
﹂，
攝
錄
約
三
小
時
，
共
剪
二
十
二
條
短
片
，
已
放
到

youtube

網
站
。
這
個
小
朋
友
，
就
是
現
在
﹁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
的
﹁
配
字
兵
﹂
︵
收
音
的
工
作
已
交
潘
國
森
接

管
︶。
然
後
小
朋
友
說
要
學
唐
詩
，
結
果
唐
詩
未
開
講
，
他

就
成
為
了
第
一
個
義
工
。

我
先
前
製
作
︽
龍
文
鞭
影
︾
時
犯
了
錯
誤
，
錯
在
移
用

了
過
去
接
受
電
視
台
訪
問
的
經
驗
，
都
是
我
想
到
甚
麼
就

講
甚
麼
。
那
時
可
行
，
是
因
為
電
視
台
有
後
期
製
作
人

員
，
將
我
講
的
話
剪
接
和
配
字
幕
。

現
在
改
弦
更
張
，
同
樣
是
移
用
在
電
視
台
做
節
目
的
經

驗
，
卻
是
當
節
目
主
持
人
兼
撰
稿
的
做
法
。
這
個
運
作
模

式
，
是
我
自
己
先
寫
好
稿
的
內
容
，
一
字
一
句
都
寫
下

來
，
然
後
照
稿
讀
。
回
憶
當
年
跟
劉
志
榮
先
生
一
起
做
資

訊
節
目
，
兩
個
人
的
對
白
由
我
寫
，
在
鏡
頭
前
像
演
戲
的

說
出
來
。
志
榮
兄
和
監
製
蕭
笙
叔
都
已
辭
世
，
現
在
潘
國

森
要
辦
一
個
﹁
山
寨
式
蚊
形
電
影
廠
﹂，
已
不
能
請
兩
位
師

友
指
點
。
志
榮
走
得
突
然
，
許
多
年
前
閒
談
的
時
候
，
提

過
日
後
繼
續
合
作
，
都
無
法
實
現
了
。

現
在
的
做
法
是
錄
音
加
字
幕
，
人
也
不
用
出
鏡
，
反
正

大
家
都
不
喜
歡
看
，
倒
也
省
事
。

廣府話保育協會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國
有
國
運
，
人
有
人
運
，
面
積
而
論
，
韓
國

在
世
界
各
國
排
名
肯
定
在
二
十
名
之
外
，
但
縱

觀
近
廿
年
，
此
﹁
亞
洲
四
小
龍
﹂
之
國
，
在
電

器
工
業
品
、
汽
車
出
口
來
說
，
已
站
穩
了
世
界

第
五
位
之
內
，
經
濟
相
當
穩
健
強
悍
，
體
育
成

就
更
不
用
說
，
這
個
億
人
不
到
之
小
國
體
壇
上
長
期

和
中
、
俄
、
日
等
大
國
互
爭
長
短
，
在
世
界
上
往
往

有
鏗
鏘
發
言
權
，
國
運
旺
人
氣
更
盛
，
藝
壇
上
大
小

熒
幕
近
廿
年
出
現
一
批
批
俊
男
美
女
，
使
世
界
各
國

都
刮
目
相
看
，
雖
說
常
被
詬
病
為
﹁
整
容
者
多
﹂，
但

你
們
別
的
國
家
為
甚
麼
也
不
多
出
一
些
俊
秀
人
類
？

光
是
在
批
判
式
的
品
評
人
，
也
不
好
好
的
檢
討
一
下

自
己
為
何
力
有
不
逮
？
尤
其
近
三
五
年
，
甚
麼
﹁
少

女
時
代
﹂、
﹁A

K
B
48

﹂、
﹁
金
晶
恩
美
女
團
﹂
等
個

個
如
花
似
玉
，
到
各
國
都
成
矚
目
之
一
群
。
影
響
之

下
，
近
年
不
少
台
灣
女
、
中
國
少
女
、
泰
國
妹
等
都

秘
密
赴
韓
國
面
顏
改
造
，
回
國
亮
相
後
被
揭
發
有
了

個
韓
國
樣
。

人
旺
之
下
氣
運
便
強
，
韓
國
和
日
本
爭
認
獨
島

︵
日
本
稱
竹
島
︶
是
吾
國
領
土
上
，
韓
國
頑
強
企
硬
，

睬
你
都
傻
，
連
眼
尾
也
不
假
你
詞
色
。

國
運
上
也
合
乎
韓
國
執
到
上
籤
，
中
國
大
反
日
之

下
，
日
本
影
視
歌
藝
人
都
得
噤
聲
，
全
中
國
影
視
傳

媒
少
了
一
大
條
東
洋
水
，
日
劇
、
日
曲
都
少
採
播
，

半
年
來
只
有
密
集
式
播
韓
劇
，
弄
至
韓
國
影
視
歌
男

女
偶
像
越
來
越
多
，
他
們
如
此
人
紅
氣
勢
旺
，
也
代

表
了
小
小
國
度
正
國
運
昌
隆
，
港
台
藝
壇
廿
五
年
前

是
日
本
仔
天
下
，
現
今
漸
被
﹁
按
鈕
亞
斯
喲
﹂
、

﹁
襟
些
哈
米
達
﹂
之
高
麗
種
蓋
過
了
。
看
來
香
港
不

久
後
，
韓
語
補
習
班
、
韓
國
自
由
行
團
等
也
會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出
現
，
沒
法
啦
，
這
就
叫
形
勢
比
人
強

呀
。

形勢比人強
阿　杜

杜亦
有道

滿
桌
美
食
，
小
孩
拒
吃
，
大
人
從
旁
威
逼

利
誘
；
小
孩
身
在
福
中
不
知
福
。
母
親
經
常

提
起
她
的
童
年
，
帶
領
弟
妹
去
田
邊
拾
稻
煮

粥
充
飢
。
她
說
，
小
孩
若
餓
上
一
天
半
天
，

肯
定
會
搶
食
。

有
得
吃
，
才
去
搶
；
沒
得
吃
，
連
搶
也
乏
力
。

最
近
內
地
出
現
許
多
文
章
，
描
述
一
九
五
九
年

到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三
年
大
饑
荒
慘
況
。
讀
到
︽
南

方
人
物
周
刊
︾
訪
問
前
新
華
社
天
津
分
社
記
者
楊

繼
繩
的
一
篇
回
憶
錄
，
不
禁
百
感
交
集
。

當
年
河
南
信
陽
餓
死
近
五
十
萬
人
，
發
生
人
吃

人
事
件
。
楊
繼
繩
憶
述
，
李
先
念
去
信
陽
巡
視
，

目
睹
慘
狀
，
禁
不
住
落
淚
。
楊
說
，
信
陽
實
際
的

死
亡
人
數
應
該
逾
一
百
萬
。

為
了
充
飢
，
人
們
發
明
了
五
花
八
門
的
代
食
品
。
楊
說
，
人

類
的
聰
明
才
智
全
部
用
上
了
。
例
如
：
白
鷺
吃
魚
，
屎
是
青
白

色
的
，
不
臭
，
挖
回
家
用
水
洗
洗
，
放
在
鍋
裡
蒸
熟
了
吃
。

那
些
年
，
也
是
我
的
飢
餓
童
年
。
沒
得
吃
，
無
處
搶
，
四

周
全
是
皮
包
骨
的
饑
民
，
為
了
尋
找
能
下
肚
的
東
西
，
各
出

奇
謀
。

叔
叔
當
年
就
讀
華
南
農
學
院
，
他
的
畢
業
論
文
是
研
究
用

雞
蛋
花
接
種
番
薯
，
長
出
來
的
番
薯
巨
如
冬
瓜
，
足
可
充

飢
。
某
日
，
叔
叔
答
應
我
們
傍
晚
會
帶
一
袋
番
薯
回
家
，
眾

小
孩
於
是
坐
在
門
前
石
階
等
他
。
捱
餓
的
日
子
太
難
過
了
，

漫
漫
長
夜
。

他
回
來
了
，
渾
身
惡
臭
，
裝
滿
番
薯
的
麻
袋
沾
滿
糞
便
。

原
來
，
叔
叔
摸
黑
趕
回
家
，
被
亂
石
絆
倒
，
麻
袋
掉
落
身
旁

的
儲
糞
池
，
他
奮
不
顧
身
地
跳
進
糞
池
搶
救
番
薯
。
滿
身
屎

臭
，
不
能
上
公
車
，
只
得
步
行
回
家
。

眾
小
孩
關
心
的
是
番
薯
，
沒
用
心
聽
叔
叔
講
述
經
過
。
但

是
，
祖
母
當
時
淚
汪
汪
地
捧

番
薯
的
情
境
，
至
今
半
個
世

紀
了
，
仍
歷
歷
在
目
。

飢
餓
歲
月
裡
，
曾
跟
隨
祖
母
去
飯
店
排
隊
買
飯
，
各
人

拿

碗
筷
，
像
乞
食
。
飯
量
用
斤

秤
算
，
有
人
質
疑
算

少
了
，
大
打
出
手
。
我
躲
在
祖
母
背
後
，
緊
抓
住
她
的
衣

衫
，
那
是
一
件
絲
綢
旗
袍
，
她
出
身
於
滿
桌
珍
饈
百
味
的

家
庭
。 飢 餓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
無
規
矩
不
能
成
方
圓
﹂

此
話
甚
有
道
理
。
即
是

說
，
做
人
以
及
任
何
社
會

都
要
有
準
則
，
有
規
有

矩
，
否
則
，
就
會
大
亂

了
，
穩
定
備
受
考
驗
。
環
顧
目

前
香
港
社
會
確
實
出
了
一
些
狀

況
，
被
一
小
撮
有
圖
謀
有
野
心

者
煽
動
，
雖
然
是
人
少
少
，
但

卻
憑
聲
大
大
，
行
為
舉
止
無
規

矩
，
凡
事
必
反
致
令
社
會
風
氣

出
現
一
股
歪
風
，
政
府
施
政
舉

步
維
艱
。
可
惜
，
其
實
很
大
多

數
的
市
民
，
那
些
沉
默
大
多
數

卻
不
齒
這
股
劣
行
歪
風
滋
長

的
。
若
然
長
此
下
去
，
香
港
難

以
開
展
拳
腳
，
不
但
原
地
踏

步
，
吃
老
本
，
甚
至
是
如
龜
兔

賽
跑
，
香
港
玩
完
，
真
的
是
玩
完
了
。

到
底
社
會
仍
存
一
股
正
氣
之
風
，
近
日

有
一
班
工
商
、
文
化
和
教
育
界
賢
達
，
他

們
抱

同
一
理
念—

—

隨
方
就
圓
，
交
流

自
在
。
目
的
是
凝
聚
愛
國
愛
港
力
量
，
重

教
弘
文
，
振
興
中
華
。
其
實
，
人
的
一
生

並
非
單
純
追
求
金
錢
和
物
質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有
充
實
人
生
，
精
神
文
明
，
悟
出
做

人
道
理
。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處
，
相
互
包

容
、
忍
讓
，
做
到
隨
方
就
圓
的
境
界
，
自

然
善
待
自
己
更
善
待
他
人
。
如
此
一
來
，

與
人
往
來
多
溝
通
，
多
交
流
，
一
切
便
悠

然
自
在
。
社
會
和
諧
減
紛
爭
，
社
會
文
明

人
民
質
素
也
就
會
不
斷
提
高
了
。
羞
於
看

到
當
下
的
某
些
青
年
心
態
有
問
題
，
老
是

與
人
對

幹
，
對
世
情
抱
怨
，
甚
至
仇

恨
，
包
括
對
家
庭
對
社
會
，
凡
事
必
反
等

等
激
烈
行
為
舉
措
。
其
實
，
民
主
社
會
適

宜
用
理
性
表
達
意
見
，
以
包
容
、
諒
解
的

情
操
看
事
物
和
人
，
才
能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
才
能
穩
定
去
發
展
經
濟
。
由
芬
姐
發

起
的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假
香
港
會
展
大
會
堂
舉
行
，

筵
開
百
餘
席
，
並
有
弘
樂
書
畫
雅
集
文
藝

節
目
助
興
。
官
紳
名
流
包
括
林
武
、
謝
凌

潔
貞
、
許
曉
暉
、
戴
德
豐
、
楊
釗
、
蔡
冠

深
等
來
主
禮
，
更
難
得
的
是
內
地
官
員
包

括
孔
少

、
陳
明
德
、
蔡
嬋
英
、
曾
京

銘
、
賴
啟
忠
、
朱
曉
雲
等
專
程
來
主
禮

哩
。 隨方就圓

思　旋

思旋
天地

時
間
過
得
真
是
賊
拉
拉
地
快
，
又
到
了
一
年
兩
節

︵
中
秋
國
慶
︶
時
，
猶
記
去
年
︽
中
秋
晒
福
利
︾，
今
日

就
再
說
說
今
年
過
節
那
點
兒
事
。

看
了
今
年
網
友
們
在
網
上
晒
出
的
各
種
福
利
，
小
狸

眼
前
忽
然
浮
現
出
一
句
俗
語
：
﹁
黃
鼠
狼
下
耗
子
一
窩

不
如
一
窩
。
﹂
去
年
，
大
家
爭

網
晒
的
，
是
數
萬
元
過
節

費
、
蘋
果
牌
筆
記
本
、
八
千
塊
購
物
卡
甚
麼
的
，
而
今
年
不

知
是
哪
邊
收
斂
了
，
炫
富
型
的
福
利
貼
不
見
了
，
倒
是
過
節

費
下
限
又
破
了
新
低—

—

網
曝
廣
東
一
家
工
廠
給
每
個
員
工
發

了
五
塊
錢
過
節
費
。
﹁
打
發
乞
丐
呢
，
不
如
不
發
！
﹂
面
對

員
工
和
媒
體
的
質
疑
，
廠
方
一
副
大
言
不
慚
狀
，
振
振
有
詞

地
解
釋
說
：
﹁
月
餅
品
質
差
，
不
能
發
月
餅
﹂，
繼
而
又
稱
：

﹁
我
們
二
千
多
號
人
，
每
人
發
幾
百
，
廠
就
會
倒
閉
﹂。
其

實
，
過
節
一
分
錢
不
發
的
單
位
也
不
是
沒
有
，
但
人
情
世
故

就
是
這
麼
微
妙
，
﹁
發
錢
﹂、
﹁
發
物
﹂、
﹁
啥
都
沒
有
﹂，
看

上
去
雖
然
都
隸
屬
在
福
利
的
大
概
念
裡
，
但
卻
分
屬
三
個
不

同
的
遊
戲
場
，
並
不
能
用
同
一
個
標
準
衡
量
。
按
網
友
的
話

說
，
﹁
五
塊
錢
標
準
﹂
的
上
策
是
不
發
，
省
錢
又
不
惹
事
；
中
策
是
買
三

袋
鹽
，
一
點
五
元
一
包
，
夠
吃
三
個
月
，
相
對
得
體
還
省
錢
；
下
策
才
是

真
發
五
塊
錢
，
純
屬
找
抽
。

沒
人
晒
豪
華
福
利
是
不
是
就
說
明
福
利
真
的
變
差
了
呢
？
其
實
也
未

必
，
想
來
並
不
排
除
越
來
越
多
的
﹁
錶
哥
﹂
事
件
倒
逼
公
務
員
、
央
企
員

工
這
些
福
利
大
戶
自
發
收
斂
，
畢
竟
，
領
導
出
鏡
都
有
了
須
知
︵
參
見
前

幾
期
︽
領
導
出
鏡
須
知
︾︶，
當
下
屬
的
也
要
慢
慢
學
會
夾
起
尾
巴
做
人
。

而
好
福
利
依
舊
在
的
一
個
佐
證
就
是
，
隨

兩
節
臨
近
，
各
大
黃
金
收
藏

機
構
甚
至
銀
行
，
都
紛
紛
推
出
純
金
純
銀
的
﹁
金
銀
月
餅
﹂，
這
些
月
餅

動
輒
售
價
上
千
元
，
貴
的
一
盒
能
賣
近
五
萬
元
，
價
格
不
菲
卻
銷
路
暢

旺
，
﹁
有
企
業
上
千
套
地
買
﹂。
對
於
金
銀
月
餅
，
專
家
評
論
說
其
收
藏

價
值
並
不
高
，
更
多
的
是
禮
品
價
值
。
有
售
賣
此
類
月
餅
的
商
家
也
透

露
，
﹁
我
們
周
圍
全
是
政
府
機
關
，
各
地
過
節
來
送
禮
的
買
得
多
。
﹂
過

節
發
五
塊
錢
，
領
導
收
金
月
餅
，
對
此
，
不
少
網
民
怒
批
：
天
價
金
銀
月

餅
裡
包
的
都
是
﹁
腐
敗
﹂
的
餡
兒
。

當
然
，
過
節
福
利
裡
也
不
都
是
糟
心
的
事
，
也
有
﹁
有
愛
﹂
的
個
案
，

比
如
有
公
司
除
了
給
每
位
員
工
發
一
盒
月
餅
，
還
準
備
了
七
個
字
紙
簍
，

並
按
遠
近
難
易
擺
放
，
分
別
設

為
﹁
代
還
房
貸
﹂、
﹁
Q
Q
一

輛
﹂、
﹁
戀
愛
基
金
﹂、
﹁
子
女

教
育
金
﹂
、
﹁
帶
薪
休
假
﹂

等
，
員
工
們
可
以
﹁
投
籃
﹂
贏

獎
品
。
據
說
，
此
貼
一
出
，
網

友
紛
紛
求
招
聘
。

二
千
多
人
的
﹁
五
塊
錢
過
節

費
﹂
和
抽
獎
式
的
﹁
幫
還
房

貸
﹂，
其
總
花
費
並
沒
有
相
差

太
遠
，
效
果
卻
是
天
壤
之
別
，

差
距
只
在
一
個
沒
腦
一
個
有

心
。
至
於
金
銀
月
餅
，
這
說
中

秋
節
呢
，
跟
你
有
嘛
關
係
？

過節那點事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做農民苦，享受不到任何福利，衣、食、住、
行各方面必需的生活資料都要從土裡「刨」出
來，教育、醫療費用同樣也要從土裡「刨」出
來。可是，「土」裡能夠「刨」出來的東西太有
限了，捉襟見肘的，其他的文化娛樂活動，根本
就無力顧及了。
其實那些基本的生活費用，就是省吃儉用也未

必能一一周到。
小時候，父母有一個非常熟識的朋友在金竹鎮

的車站邊開了一家麵館，她的麵很有特色，又在
車站邊，生意非常好。一天夜裡，父母有事留我
在她店裡，說辦完事來接我。老闆娘阿姨忙 蒸
鹼水麵，我則無所事事地坐在店裡，遙望 鎮上
唯一的一條街。那時候是冬天，天黑得早，街燈
昏暗，昏暗的街燈後是更加暗色的夜和夜空下蒼
蒼茫茫的群峰。
一對父子走進麵店，每人要了一碗麵。他們看

起來很髒、很窮。
老闆娘阿姨給他們把麵端上來的時候，發現孩

子的手腕上裹 厚厚的紗布，而血把紗布濕透
了。阿姨問他，怎麼啦？父親回答，割草的時候
把手割傷了，血飆了出來。哎喲，割到血管了
吧，阿姨擔心 。是的，怎麼都止不住，所以要
趕去醫院。你們從哪裡來？阿姨問。蔡沖。
蔡沖離金竹鎮不近的，離城裡的醫院更遠。可

是要到城裡的醫院，是有直達車的。阿姨奇怪
了，問他們怎麼沒有在蔡沖坐車？
「我們沒有錢，總共只有3塊多錢，所以要走

路。」
「天，你們走到甘蔭塘醫院要走好久的。現在

都六點半了，走到那裡恐怕都要9點了。晚上看病

還要算急診，你們只有3塊錢怎麼夠？還是趕緊
坐車去。醫生要是有點同情心，不給你們算急診
費甚麼的，你們還可以多開點藥⋯⋯割到血管是
要命的啊，你看他的血還沒有止住，還在往外滲
⋯⋯趕緊坐車去。」
我坐在角落裡，望 那個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子，他呼嚕呼嚕地吸 熱乎乎的麵，一言不發。
我不知道他手腕是不是很痛，不過他還可以吃
麵。他很黑很髒，眼神看起來很聰明，神情卻有
點呆。
「這是要命的！」阿姨依然叨叨 ，「你們趕

快吃，下一趟車就要來了，我不收你們的錢，你
們趕緊坐車去。這是要命的啊，你看他的血還在
往外滲，要是破傷風了怎麼辦？再給他把傷口裹
緊點，把血管壓緊。一個小娃娃，割傷了血管，
出了這麼多血，你讓他怎麼走路？他頭不發昏
嗎？他太懂事了⋯⋯」阿姨說 就要哭出來了，
「你看他好懂事的嘛。」

做農民很苦，一旦家裡遇到一點甚麼事情，根
本周旋不過來。
我所居住的小巷子的巷口有一家北方農村人開

的蔬菜小超市，賣的蔬菜比菜市場的便宜近三分
之一，所以常常去。去多了，和超市的老闆娘熟
悉了，在付錢、找退零錢的時候，會閒聊，她常
常羨慕我讀過書。
「你小時候不也可以讀的嗎？是不是自己不喜

歡讀書呢？」我問道。
「哪裡啊，我小時候讀書很好的，我是老大，

又是女兒，我爸爸說女孩子讀書多了沒有用，讓
我在家裡幫忙幹活⋯⋯我家裡很窮，學費都付不
起，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你這麼好命的。」她回

答。
「你讀書好居然不供養你讀書，你父母真是撿

了芝麻丟了西瓜，那會兒讀書出來，和現在多少
不一樣的⋯⋯女兒雖說總是嫁出去的，可是你自
己有孝心，怎麼樣也會照顧他們的啊。」
「窮啊，真的很窮，拿不出錢來，就是幾塊錢

都拿不出來。」
她說 就是幾塊錢都拿不出來的時候，我就想

起了上述我小時候親見的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深
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揪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
一直想知道這對父子怎麼樣了。在我的記憶中，
好像這對父子還是沒有坐車，還是堅持走路，他
們需要省下每一分錢。他們大約就是土裡刨食，
有甚麼吃甚麼，然後衣衫襤褸，再多的，甚麼都
沒有了，任何東西都沒有。那天，阿姨還給了他
們五塊錢，她抹 眼淚嘮叨，這個娃娃太懂事了
⋯⋯太懂事了⋯⋯
孩子的父親問他，走得動吧？頭昏嗎？
他點點頭說走得動，又搖搖頭說不昏。
母親在惠水鄉下農業站的時候，是住在老鄉家

裡的。鄉下人家裡都是土屋，黑洞洞的屋子裡放
一張大床，就是臥室了。那天我午睡醒來，叫

了幾聲媽媽，沒有人應，我只好自己爬起來。我
順 床沿滑下來，找到了自己的鞋子，穿上，來
到屋外。這戶人家的農婦看到我，笑問，你醒
了？我點點頭。她的小兒子在院子的角落裡坐
，並不看我一眼。那時候，他們會說，這是城

裡來的小姑娘，所以我有點驕傲。他們的院子中
間就是菜地，種 爬籐的豆莢和本地非常美味的
糯玉米。玉米熟了又老了的時候，只好烤 吃。
嫩的時候，煮 吃好，可是吃不完，來不及吃，
也不太賣得出去，這在本地是大家都有的東西。
烤玉米是要裹 葉子一起烤的，烤好了，撕開

烤得黑乎乎的玉米葉，拍掉上面的餘燼，露出烤
得金黃或者微黑的玉米粒，然後遞給我，我會嫌
髒。我撅撅嘴，扭開身體，表示不要。那時候，

我是一個有點做作的城裡來的小姑娘。他們很窮
很髒，還有氣味，城裡來的小姑娘不喜歡他們，
是應該的。
作為農科院的子女，隨 父母耳濡目染的，也

知道農民的一些狹隘。比如貴州的竹蓀，營養價
值很高，稀有之物，是出口日本的。有了這樣的
銷路，應該有長遠目光，要做大做好，講究誠
信。可是農民為了加重份量，會在竹蓀裡面摻沙
子。有了沙子的竹蓀，很不容易清洗，銷路就被
堵住了。
缺少教育的農民，是雙重貧困的，物質的和精

神的。他們不可能懂得博弈理論，他們總是有點
鼠目寸光，他們不知道他們正在開闢一條增加自
己收入的新路。瞬間，他們將這條路堵住了，又
縮回生活來源單一的狹隘空間去了。
在那樣一種惰性、慣性思維的方式下，不做農

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學。早先沒有擴招的時
候，大學生作為「天之驕子」，是「吃香」的，畢
業分配後，會成為國家的人，一切都有國家照顧
了——鯉魚跳「農」門了。
現在不行了。

人生回頭路（上）

■有公司設「投籃」贏「戀愛基金」福利。

網上圖片

■辛勞的農民。 資料圖片


